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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凝视 王心凌

在我的学生时代，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去唱K，我点了一首《羽毛》，那是我唯一一首全首都会

王心凌的“甜”是真实性格吗？为何即使你真的喜欢她，曾经也不敢承认

倘若如今再出现一个19岁的王心凌，她受到的讨厌会比20年前少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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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的台湾歌手王心凌的歌曲。一曲终了，当时的男友并无恶意地随意提起，大意是王心凌的歌曲是非常“非

主流”（当年中国潮语，类似于广东话“MK”）的口水歌，烂大街且不上台面。我当时没什么感觉，但最近

回想起来，后来十几二十年，无论我在人生的分岔路上走了多远，下意识地，我几乎极少再在KTV点唱那

首《羽毛》，不管我认为那首歌的唱法有多适合自己。

近日王心凌在中国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三季中再次走红，坊间不少解读认为这是节目或艺人自

身“营销”的结果。事实很难查证，但我仅以所知的事实，对这观点提出谨慎的反对。这档节目本身以中生

代女星选秀为主打，用娱乐受众的回忆情怀来宣传是不难想到的策略，但节目约30位“姐姐”中，王心凌一

开始本不是节目组首选。节目中本有郑秀妍这种韩国出道的国际明星，许茹芸这样的歌坛天后，甚至有

Twins这样同样为“可爱类型”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偶像，在开播前制造话题的宣传声浪中，王心凌并非节目

组最早压的宝。播放量最能体现问题：在选手们初次亮相的头几集中，王心凌的镜头总数加起来只有数分

钟，而在她表演的镜头之前，甚至没有播放不少选手表演前会有的“心路”介绍环节。

然而就是这数分钟播出后，王心凌迅速登上微博热搜榜，不是一两个，而是十几个。而上述看去旗鼓相当

甚至同类型的其他选手，远未引起这样的轰动。时间顺序上看，更可能是在王心凌出人意料地引起火爆话

题后，各个利益方的宣传营销才匆忙跟上娱乐观众的大势。

当我们就这一点达成共识之后，讨论王心凌在中国市场的翻红才有其娱乐文化乃至社会文化方面的意义。 


与其说王心凌在数十年后突然走红，或曰利用回忆杀走红，倒不如说，是在

岁月洗去了社会对于当年不同音乐影视品味的羞辱之后，其粉丝群体对这一

爱好的舒展与回归。

曾经，缘何“歌红人不红”？ 


王心凌是一个争议颇多的艺人，走红期间的负面评价也非常多，用当下流行语来说，她的路线可能算“黑

红”。而她这次在节目中再次受到欢迎，如果拆解当中社会情绪的变化，大概可以分为两种：“黑”的消解和

“红”的兴起。

让我们把目光放回2003年。19岁的王心凌于台湾出道，因出演偶像剧并演唱主题曲走红，因形象可爱娇

憨，后几年被冠以“甜心教主”之称。

专注异性恋甜蜜爱情、男女主角形象年轻好看的台湾偶像剧，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萌芽，于2001年《流

星花园》播出后横空出世，从此成为一个制霸华语电视荧幕十余年的专有剧种。90年代末2000年代初，



也是台湾歌手在华语世界百花齐放的时代，大量歌手如周杰伦、蔡依林、陶喆等的歌曲如旋风来袭，脍炙

人口，王心凌是其中之一。

王心凌是一名高产的演艺工作者，在台偶与台湾流行乐同步流行的时代，她的作品模式基本上遵循偶像剧

+主题曲的模式，有大量观众熟悉的作品在两岸三地流传。在近日一些讨论王心凌演艺声音的整理影片

中，不时看到观众惊异于自己对王心凌歌曲（《爱你》、《第一次爱的人》、《我会好好的》等）的了解

程度，只因她的歌当时几乎在中国街头的大街小巷都曾播放，哪怕你不是她的粉丝，也多少会被动记住她

那些歌曲的旋律。

网络百科如此总结大众娱乐文化中的鄙视链：电视剧上，英剧>美剧>日剧>

港剧>韩剧>台剧>内地剧，音乐流派的鄙视链中，古典>爵士>摇滚>民谣>

电音>流行>说唱>内地神曲，唱法上美声>民族>流行，而鄙视链每一截中还

存在“链中链”。

王心凌《爱你》MV。网上截图

但以此相对应的 却是王心凌这个符号形象在大众印象中相对较淡 也就是说 相对于其歌曲的走红程



但以此相对应的，却是王心凌这个符号形象在大众印象中相对较淡，也就是说，相对于其歌曲的走红程

度，她已经略微可以算作是“歌红人不红”。而直到多年以后，我回望这种矛盾，才开始试图去思考其中的

成因。

王心凌的粉丝没有这种待遇 


我如今时常会回想起当年在K房发生的那一幕，试图抽丝剥茧还原它背后的元素。网络百科告诉我们，总结

流行文化的“鄙视链”一词，最早见诸报端是在2012年的中国《南方都市报》，但可能远早于那个时候就形

成了相关文化。网络百科如此总结大众娱乐文化中的鄙视链：电视剧上，英剧>美剧>日剧>港剧>韩剧>

台剧>内地剧，音乐流派的鄙视链中，古典>爵士>摇滚>民谣>电音>流行>说唱>内地神曲，唱法上美声

>民族>流行，而鄙视链每一截中还存在“链中链”。哪怕位于鄙视链末端的流行乐，当中依然存在大众公认

“格调”的分野。

个人常常用自身的爱好、抑或展现给他人的爱好来塑造自身形象，建立身份认同（哪怕这些作品的创作与

之没有一毛钱关系），这也是人之常情。而流行文化一个重要受众群体是青少年，他们的心灵成长恰巧处

于建立身份认同的阶段。人总想著在朋辈面前显得更酷一些，哪怕在同时期流行音乐的体系内，同时期的

其他歌手有不少被认为是唱作人、或者某一种流派的先驱，而乐于被大众公开喜爱和分享，随时间的推

移，他们顺理成章上了神坛。

“她属于甜腻派的，我们这些男人那时是很不好意思承认自己会喜欢这个类

型，因为会被女生说品位很低。但内心里觉得她还是挺可爱的。”

但王心凌和她的粉丝没有这种待遇。她作为以“可爱”为卖点的明星，无论影视还是歌曲作品都以甜为主要

风格，当时尽管收获了不少喜爱，但也为不少人所厌恶，成为很多粉丝羞耻的秘密。无论是喜欢她甜美风

格的男粉，还是共情于她偶像剧角色的女粉，都未必敢于对同辈承认自己对她的喜爱。简而言之，无论是

喜欢台湾偶像剧，还是喜欢王心凌的可爱风歌曲，都有可能被贴上“低智”的标签。

不少“男粉”后来阐释了这种心态。Bilibili一名男性直播主提到，当年不敢承认自己喜欢王心凌主。一个青

春期的男生怎么也得听Linkin Park和Maroon 5。知乎网一名男性回答者也提到，王心凌或许不如同时期

的萧亚轩、孙燕姿、梁静茹，但“当初喜欢王心凌是不敢大声说出来的，怕被人鄙视⋯⋯喜欢其她偶像是没

问题滴，这导致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在青春期，压根不敢谈论王心凌，生怕自己的小心思暴露⋯⋯虽然王

心凌不是人气最高的，也不是实力最强的，但却是最无可替代的”。一名男性专栏作者这样写道：“她属于

甜腻派的，我们这些男人那时是很不好意思承认自己会喜欢这个类型，因为会被女生说品位很低。但内心

里觉得她还是挺可爱的。”



真有很多男粉吗？ 


在王心凌走红之后，网络上关于其“男粉”的话题也随之走红。不少男性随她跳出歌曲舞步的影片在视频交

友平台上常出现。网络热话中有一句，“王心凌的粉丝只是老了，不是死了。”而类似的话，在2019年因青

年粉丝提问一句“周杰伦真的那么红吗？”，周杰伦的超话被粉丝刷上第一的事件中，就已被人提出。不少

人将这两次事件相提并论，认为这是当年这些明星的影响力在一些机缘巧合下的再现。

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MV。网上截图

王心凌当然有男粉，而男粉重现在阳光下，也与随着成长，他们的社会身份

已经改变，不再需要担心一个不够“体面”的爱好会影响朋辈、异性对自己

的看法。

与其说王心凌在数十年后突然走红，或曰利用回忆杀走红，倒不如说，是在岁月洗去了社会对于当年不同

音乐影视品味的羞辱之后，其粉丝群体对这一爱好的舒展与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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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心凌当然有男粉，而男粉重现在阳光下，也与随着成长，他们的社会身份已经改变，不再需要担心一个

不够“体面”的爱好会影响朋辈、异性对自己的看法。但与此同时，尽管王心凌的爆红话题中有大量关于“男

粉”的内容，她的“中年霸道总裁粉”也成为了一个引人讨论的话题，但并没有证据证明事实上王心凌的粉丝

主要为男性。不少中年男性跟着王心凌跳舞的短视频内容，都由本身专业营销的网络红人制作于王心凌重

新走红之后，尽管是一种有趣的风潮，但未必很大层面代表真实世界。反而是在一些回溯王心凌娱乐史的

文章下，有评论质疑，如今自称王心凌男粉的人那么多，但当年她作为情感关系中的被害人被暴露隐私，

却因此千夫所指的时候，维护她的男粉又在哪里呢？

当然，另一角度看，社会进步程度就摆在那里的时候，很难相信支持者的一两句辩白能够改变什么。相对

于那个时代的其他明星来说，王心凌是单纯因艺人形象就得到不少负面评价的一个，批评角度包括但不限

于她“长得不好看”，“装可爱”，“看起来很假”，而她后来情感生活卷入了三角恋的事实，恰恰也迎合了大

众对此的印象。

女性真实性格一定是“大大咧咧”？ 


在90年代末2000年代初，是中国乃至整个华语世界影视中女性角色形象转变的年代。在逐渐强调个性解

放的时代文化下，以往乖巧懂事的大家闺秀显得有些老土，性格开朗、大大咧咧的女性形象符合时代潮

流，更贴合新一代青少年的面孔，出现在爱情剧中更容易自我带入，也方便创作者制造新的火花。90年代

末开始，《还珠格格》系列让“小燕子”一角引爆两岸三地，随后韩国电影《我的野蛮女友》的女主形象让

人耳目一新，由之出现的《怀玉公主》《刁蛮公主》等，也逐渐奠定了这一女性角色形象受人欢迎的地

位，甚至反过来形塑青少年的人格形成或审美偏好。



王心凌2003年参演的电视剧《西街少年》。网上截图

动机是最难以自证的，无论是王心凌的“甜”，还是林志玲的“嗲”，最终

因她们十年如一日的恒常性格状态，被大众认可为其“真实性格”，更多是

一种时间的洗礼。

在寻求个性解放的年代，有几件事在同时发生：爱情作品成为流行主导，而待人真诚坦然被视作重要品

质。中国主流社会中的年轻女性处于这样矛盾中——因渴望爱情，而不得不为了受到异性的欢迎而客体化

自己，可能会有迎合异性审美的表现； 但与此同时，又会渴望展现真实的自己，并且珍视展现真诚的品

质。而在当时流行的女性审美趋势下，“真诚”的定义，几乎就约等于性格开朗，大大咧咧。

在还不能接受女性有多元面孔、拥抱女性不同样态的时代，大方的好女人只能有一种模样，无论是可爱娇

憨的王心凌，还是体态优雅的林志玲，都是“虚假”和“装”的代表，恰恰因为她们这种形象展示被认为可能

“迷惑”男性，因而被分入了被敌视的坏女人行列。

而王心凌近来翻红，一方面体现了当下风潮与当时的不同。相隔了20年的社会变化后，以女性受众为主的

娱乐观众对于女性主义有了更普遍的理解，也更能够理解和欣赏多元的女性性格和样貌，甚至在并不在以

男性本位视角出发去鉴定女性的一些表现是否“迷惑男人”之后，自己也从审美上感受到了这些女性带来的

美感。在王心凌翻红的最初网络评论中，有大量女性在热切地表达自己被其魅力所吸引的感受。

然而，在网络营造出来的大量男性本位审美印象中，她的女性粉丝基本上还需要用类似这样的表述表达自

己的喜爱：“我是女生，我也喜欢王心凌。”

另一方面，更现实地说可能是一种时间的沉淀。同样在知乎网上有一名男性认为，当今娱乐市场上“甜”

“萌”设定的女星不少，但很多不是真的甜，而是一种“被制造出来的嬴弱”，不如王心凌性格如此，甜得“真

实”。但这个回答恰恰忽略了一点：当20年前王心凌出道时，同样被大量舆论认为是“很假”“很装”的。动

机是最难以自证的，无论是王心凌的“甜”，还是林志玲的“嗲”，最终因她们十年如一日的恒常性格状态，

被大众认可为其“真实性格”，更多是一种时间的洗礼。但这种自证也并不彻底，哪怕在王心凌重新走红的

当下，依然一些评论人认为她一把年纪还“装可爱”，非常不体面。

迎合男性凝视，当然是不应当被鼓励的；但当对具体的人提出这一个判断、并且以此去批评具体的人时，

很多议题就变得必须更谨慎讨论，因为这与另一个面向的厌女只有一步之遥。当我们批评男性凝视时，矛

头应该对准男性凝视这一社会现象 而不是哪个被凝视的客体；而女性也应当能够以自己最自然 舒展的



头应该对准男性凝视这一社会现象，而不是哪个被凝视的客体；而女性也应当能够以自己最自然、舒展的

任何样态生活而不受到批评。

中文世界现在才能看懂她？ 


王心凌当年人气逐渐下滑的另一“黑”点，是她的情感生活。她常与“渣男”纠缠不清的形象过于深入人心，

这样的事实在不同时代背负不同的骂名：十几年前更保守的年代，她被认为“不检点”，破坏了“玉女形

象”，言行不一，大众乐于看到一个“装可爱”女人的幻灭；而在后来几年，王心凌被认为是因为感情而过于

失去原则的“恋爱脑”代表，批评声音同样在认为她过于客体化自己。

但也仅就是在王心凌翻红之后这些日子，她的几段感情经历才被公共讨论重新审视：观众发现她更多是关

系中的受害者，才有机会再次回头审视以前社会评价中对女性的态度。与她在同一个节目中的钟欣桐大概

感同身受：作为私密照片泄漏的受害者，她和其他不少女星因这一身份反而成为大众的笑柄，至今也余害

不断。

而出道自日本娱乐公司艾回的王心凌，表演的风格一向偏日式唱跳偶像路线，这种演出在多年以来主流舞

台以歌艺为尊的中文娱乐体系中，其实很难被欣赏，大众早年甚至未曾被培养出观看的能力、习惯和判断

标准。过去数年，中文世界受日韩潮流影响，大兴本土偶像选秀，唱跳舞台增加后，台上的个人魅力、感

染力和表现力也才逐渐成为公认的讨论标准。王心凌在节目舞台上一曲《爱你》的最后，看着屏幕微笑，

把手伸向观众的ending post，若非在当下的娱乐工业和观众的欣赏习惯中，未必能掀起那么大的波澜。

这也体现了中文世界娱乐受众对于舞台表演的审美拓展。

当我们批评男性凝视时，矛头应该对准男性凝视这一社会现象，而不是哪个

被凝视的客体；而女性也应当能够以自己最自然、舒展的任何样态生活而不

受到批评。



王心凌在《乘风破浪的姐姐3》节目中演出《爱你》。网上截图

当然，王心凌的翻红，肯定有“时光情怀滤镜”的帮助。她早年数度陷入假唱风波，因被质疑唱歌接不上气

（也是唱跳歌手在舞台表演时常出现的问题）而受到批评，但在习惯修音的中国综艺节目中，我们实际上

已经无从判断任何人如今的唱功；而其音乐的曲风旋律洗脑易记，与当下流行的那些短视频社交平台歌曲

风格接近，也可能确实未必是很多追求音乐性的乐迷的选择。

“姐姐”们的等级 


我只看到当中阶层与地位的不同：年轻的参赛者面对的是所有前辈，一整个

等级森严的行业和她们仅有的出道机会；而中生代参赛者，本身都是在行业

中有一定资源的明星，本来就有筹码与节目组对垒。

当我们讨论“时光滤镜”时，当中除了包括观众的童年回忆，个人情怀，事实上更常常为人忽略的，在一个

讲究等级的行业、社会中，一个人因为资历、地位而获得的特权。《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一季开播于中国

的青年女团选秀节目《创造101》之后不久，当时的宣传经常将“妹妹”和“姐姐”在比赛中的表现拿来对

比：“妹妹”们唯唯诺诺，对导师、工作人员都卑躬屈膝，不敢显现自己的性格；而“姐姐”们都很“飒”，霸

气外露，敢于直接拒绝自己不想要的拍摄要求。

营销宣传们歌颂这种不同，来显示女性敢于表达自己想法、舒展个性的美好。而我只看到当中阶层与地位

的不同：年轻的参赛者面对的是所有前辈，一整个等级森严的行业和她们仅有的出道机会；而中生代参赛

者，本身都是在行业中有一定资源的明星，本来就有筹码与节目组对垒。

但当时不少节目观众对这种不同的推崇，也让我看到了这种被直接忽略的等级观是多么自然地从摄影棚内



融入了主流娱乐受众的世界。我曾在讨论美国影星白灵事业的文章中，提出这样的观点：白灵如今更容易

被大众接受，一方面也是因为她年龄增长，渐获奖项，而逐渐符合了主流社会对于权威和阶层的接受度。

尽管白灵依然风格性感、大谈性爱，但大众对于她的自我展示突然“宽容”了起来。而她在影业扎根，奖项

加身，证明了自己的实力，社会大众对于她评价的缓和，也有对于她美国华裔影星“地位”的承认这一层意

味。

而对王心凌的认可，当然也有这一层面的意味。无论我们分析多少时代的变化使得她如今更被人喜爱，但

不可否认的前提是，首先因为她如今是一个“前辈”，将等级观念刻在DNA中的观众因此下意识对她更加宽

容，这也是一切讨论的基础。想要证实这一点，只需要再作一个想像：倘若如今再出现一个19岁的王心

凌，她受到的讨厌会比20年前少几分？


